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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向清凯、黄书波、杨静

  “党 的 政 策 真 是 好 ，改 革 开 放 真 是
好……”每晚高朋满座时，刘应祥都会挎起
鼓，打（唱）一曲自己作词的《共产党给了我
们好日子》。
  刘应祥是云南省临沧市双江拉祜族
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沙河乡佤族群众，
2018 年开了一家农家乐，现在每月毛收
入七八万。
  从小时候人畜共居的茅草屋，到现在住
上 200 多平方米的楼房，46 岁的刘应祥动
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
福小康生活。我要把这首歌，唱给所有来佤乡
的朋友听”。
  “布局脱贫攻坚战场，小康道路彰显辉
煌……”  
  “千年百年都在期盼，今天日子过得像梦
一样……”
  “拉祜人民齐欢唱，幸福不忘共产党，跟
党走……”
  和刘应祥一样，在“世界佤乡”临沧，能
歌善舞的各族群众，用歌声传唱祖国边疆翻
天覆地的变化，用“心”讴歌党的兴边富民政
策，唱响了一曲曲“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儿
女心向党”的新时代壮美赞歌。

《阿佤人民唱新歌》

  临沧，因滨临澜沧江而得名。2.4 万平方
公里大地上，北回归线穿境而过，澜沧江流入
太平洋，怒江注入印度洋，“太阳在这里转
身”，“两洋在这里分水”。 
  然而，千百年来，山高水阻、交通闭塞，临
沧“养在深闺人未识”，经济发展长期滞后。
  “阿佤山养活了我们，但出山难进山也
难，阻碍了我们迈向幸福生活的步伐。”81 岁
的佤族退休干部田学明说。
  佤族是我国的直过民族，佤族同胞过去
在深山里过着刀耕火种、食不果腹、刻木记
事的原始生活，吃不饱穿不暖，住茅草屋、杈
杈房，遭遇灾祸、疾病全靠祈祷和祭祀……
  “是共产党、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给阿
佤山带来了光明。”田学明说，毛主席向世界
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临沧的佤
族、拉祜族、布朗族、德昂族、景颇族、傈僳族
族等 6 个少数民族，陆续从原始社会直接过
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
歌……”上世纪 60 年代，一首反映佤族人民
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新生、当家做主的《阿
佤人民唱新歌》，火遍大江南北，也让云南的
佤山佤寨闻名中外。
  千年贫穷，旦夕虽不能变，但这首洋溢着
自信和豪迈的佤族民歌，激励着一代代边疆
儿女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唱起‘跟着毛主
席哎跟着共产党，哎……阿佤人民唱新歌唱
新歌’，我们就感到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
52 岁的拉祜族教师王贵斌说，这首歌里蕴含
着力量和希望。
  王贵斌回忆，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鞋，有
一次他盯着工作队同志穿的袜子疑惑不解，

“为什么他们脚上要裹一块布”。
  姐姐告诉他，“这是袜子。要想穿袜子，就
得好好读书。”
  为了穿上袜子，王贵斌赤着脚读完了小
学，赤着脚读完了初中，成了拉祜寨里的第一
位中师毕业生，又成为第一位大学生。

《百年梦想》

  “佤山的山不高，坐上动车全都摸得着”
“百年铁路梦，今天实现了”……第一次听到
《百年梦想》的旋律，田学明心潮澎湃。
  田学明忘不了，1958 年 8 月，他和 6 位
佤族高小毕业生被保送到北京上学的情景：
从沧源佤族自治县步行，经临沧坐货车到昆
明，再坐小火车到开远，然后坐客车到广西南
宁，最后从南宁坐火车到了北京，整整用了
23 天。“进出临沧的路太难了。那时候我就
想，如果火车能开到阿佤山，那该多好啊！”
  早在 100 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
方略》中就提出修建滇缅铁路的构想，把临沧
规划为通往印度洋的最佳出境口。然而，没有
强大的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这条 1938 年
开工建设的铁路，终究是“镜中花”“水中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推
动和各族群众的共同奋斗下，临沧交通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2016 年底，沧源佤山机场建
成通航，临沧成为云南省通航两个机场的 4
个州市之一；2017 年底，机场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临沧实现高速公路“零”的突破；2020
年底，大理至临沧铁路通车运营，临沧跨入
动车时代，临沧到昆明只需 3 个多小时……
截至 2020 年底，临沧公路通车里程 1.98
万公里，比“十二五”增加 3560 公里。
  天堑变通途，铺就小康路。如今，阿佤
山里的儿女轻松迈出了佤山，阿佤山外的
朋友也轻易“触摸”到了佤寨。临沧各族儿
女向往的美好生活，按下了“快进键”。
  比百年梦想实现更让临沧各族群众欢欣
鼓舞的是，千年贫困已成历史。
  从山里嫁到镇上时，拉祜族姑娘李照
妹想着能吃饱饭就行。然而，年过半百后，
丈夫患了脑梗，小女儿又在上学，李照妹度
日维艰。
  因为脱贫攻坚战，李照妹家成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医疗保险有了，90% 的费用报销
让李照妹“缓过气来”；闺女上学，每年有几千
元的补助；最让李照妹想不到的是，政府还出
钱帮她修了房……“电视、冰箱、摩托都有了，

这是我出嫁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
  李照妹的幸福，正是临沧各族群众同
步脱贫奔小康的缩影。截至 2020 年，临沧
9.4 万户 36.8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6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7 万少数民族贫困人
口 中 ，9 万 直 过 民 族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如 期
脱贫。
  “动车高速朝着一个目标，奔向小康一个
都不能少……”《百年梦想》的歌声，在佤山、
在拉祜山寨、在傣族社区、在布朗族聚居地、
在临沧大地越唱越响亮。
  千百年来困扰临沧人民的绝对贫困，已
成为尘封的历史记忆。

  《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儿女

心向党》

  坐在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贺派乡芒抗社
区广场上，“傣歌王子”岩罕更怀抱吉他，深情
地歌唱“人民幸福安康是因为有了你，你的光
芒温暖人心，拂去人民贫穷的愁容……”“党
的政策送来吉祥，凝聚人心磅礴力量……”
  49 岁的岩罕更有着传奇般的经历：父
亲早逝，他 12 岁就扶着扛不动的犁，独自
犁完家里 30 多亩地。为了学习音乐，在那
个勉强吃饱饭的年代，他偷偷卖了 6 袋家
里的粮食，换回了心仪已久的吉他。
  从歌厅演唱起步，只上过 17 天夜校的
岩罕更先后创作了 200 多首歌曲，这些歌曲
成为了临沧广场舞的常用伴奏。不仅如此，他
还经常应邀到东南亚专场演出，唱片一度畅
销海内外。
  从“草根”逆袭为傣歌明星，岩罕更说，他
唱得最有感情的就是这首《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
疆儿女心向党》和《傣家儿女心向党》，“没有党
和政府的关怀，我不能把 3 个弟弟拉扯大；没有
党的好政策，我们傣家儿女的生活哪能这样好！
像母亲一样，现在党越来越多地成为我钟爱的
创作题材”。
  与岩罕更一心成为职业歌手不同，拉祜
族乐队“葫芦兄弟”组合创始人张文华是个
多面手，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他，开了一家
服装加工厂，还有一支建筑队。2020 年，服
装加工厂和建筑队的毛收入过了百万。“富
起来”的张文华，带动 20 多位乡亲走上了共
同富裕的道路。
  “小时候家里穷，为了吃上肉和白米饭，
我经常到工地上免费干活。”张文华说，在党
和政府的帮助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家里有
了两辆小汽车，还住上了小洋楼，“拉祜儿女
从小都喜欢唱歌，我就想写歌来感谢党”。
  2014 年，在家乡唱火了的“葫芦兄弟”
组合，应邀赴深圳演出。第一场，主办方只让
唱一首歌，他们毫不犹疑选择了《幸福不忘
共产党》。
  “你从不说累，你从不说苦，你走遍拉祜

山寨，给拉祜拔了穷根……” “如今拉祜
变了样，家家户户奔小康。拉祜人民齐欢
唱，幸福不忘共产党……”
  一曲唱罢，满堂喝彩。次日，主办方特
别给了他们一次专场演出机会，张文华一
口气演唱了《拉祜儿女心向党》《拉佤布傣
是一家》等 7 首歌曲，“党是拉祜心中燃烧
的火把，党是拉祜的贴心人……”
  就在那一次，从未走出过大山的“葫芦
兄弟”相约赶到海边，用手摸一摸大海的温
度。“听说过海水是咸的，但我仍然忍不住
尝了一口，那种感觉叫‘见世面’。”
  如今，正在忙着扩建厂房的张文华说，

“我们今天的好日子，离不开共产党。不管
走到哪里，我都要高歌共产党”。
  王贵斌也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音乐人。
  2016 年，他回老家的拉祜寨支教，寨
子里明亮的楼房和孩子们明亮的眼睛，激
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边疆的老师》《爱在那
卡爬》《我们是未来》……一首首脍炙人口
的旋律，让王贵斌成了远近闻名的音乐创
作人。
  “我们拉祜呀，我们拉祜哟，鲜花开向
太阳，我们心向党……”王贵斌说，“拉祜族
家家户户有火塘，这是记忆里最温暖的港
湾。但真正让拉祜儿女心里暖洋洋的，是共
产党带来的‘光’和‘热’。今年是党的百年
华诞，我正在打磨新歌《日子好过感谢
党》。”
  为美好生活放歌，为共产党打歌。从怒
江流域到澜沧江两岸，临沧的每一个社区，
边疆的每一座村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用
歌声感谢党的恩情，用歌声表达“听党话、
跟党走”的决心。
  “临沧始终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前进。”
临沧市委书记杨浩东说，全市每一名党员
干部都把自己作为“党的光辉照边疆”的使
者和实践者，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
各行各业、村村寨寨、千家万户，让“党的光
辉”普照到边疆各族人民的心田。

《向幸福出发》

  种甘蔗的佤族群众陈三木格，没有
尝到甘蔗的“甜”，却品到了甘蔗的“苦”。
10 多年前，他贷款种了一大片甘蔗，结果
因 为 天 灾 和 不 善 管 理 ，欠 了 1 0 多 万
的债。
  “那时候还要管两个娃儿上学，穷得连
2 元钱一双的凉鞋都不敢买。”60 岁的陈
三木格说。
  命运的改变，源自碧丽源的引进。
碧丽源（云南）茶业有限公司在陈三木
格所在的沧源县勐董镇芒摆村流转了
1.5 万亩荒地，种起了高山生态有机茶，
倡 导 用 生 态 保 护 生 态 ，公 司 获 得 了 欧

盟、美国、日本的有机茶认证和国际“雨
林联盟”认证。陈三木格熟悉的绿水青
山，如今变成了金山银山。
  陈三木格和周边近 500 户群众当起
了茶农，“公司要求严格，不允许打农药，不
允许乱扔垃圾，但干活轻松，一年只需要砍
两三次草，深耕一次土地，剩下的就是在树
荫下采茶。”他承包了 20 亩茶园，每亩年
收益 3000 多元。
  “现在终于尝到了生活的‘甜’。”陈三
木格还清了欠债，儿子考上了邻县的事业
单位，女儿在昆明读研究生。他说，“这样好
的工作，我还要再干 20 年。” 
  对美好生活满怀期待，临沧各族群
众加快乡村振兴步伐，铆足干劲向幸福
再出发：在临翔区昔归村，依托古树茶打
造的特色旅游小镇引来游客纷纷打卡；
在双江县允俸村，乡村旅游把打歌卖出
了钱；在耿马县绿色食品工业园区，“一
根甘蔗吃干榨尽”走上了循环经济道路；
在沧源县班洪村，“观象第一村”生态旅
游和农产品深加工迅速让群众的荷包鼓
了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东西协作和
定点帮扶等机制助推下，临沧发展进入“快
车道”，边疆地区村村寨寨美如画，各族群
众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唱阿佤新歌，说家乡变化，沿着高速
公路哎，看画里人家……”沧源县垠光商
贸有限公司部门经理陈键强，最近喜欢上
了《向幸福出发》。
  从曲靖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后，佤族小
伙陈键强到泰国教了两年书。海外生活，拓
宽了陈键强的视野，回到家乡做起了进出口
工作。
  “这几年临沧的边贸发展很快，得益
于‘一带一路’倡议。要更好发展，还得把

‘一带一路’抱得更紧。”35 岁的陈键强
说。 
  “从中国地图看临沧，临沧在中国边
疆；从世界地图看临沧，临沧在亚洲中央。”
这是临沧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吴金泉最喜
欢说的话，“临沧发展的‘瓶颈’是交通，临
沧发展的机遇在开放”。
  “外贸产品从川渝地区经陆路到广西
钦州港，再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需要
47 天左右。但如果经昆明从临沧清水河口
岸到印度洋，只需 20 天。”吴金泉介绍，

“十四五”期间，临沧将以云南西部陆海新
通道重大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中缅大通
道建设，构建起“东西沟通两洋、南北连接
丝路”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牵手沿途国家，向幸福出
发，向世界出发……”吴金泉说，《向幸福出
发》中的歌词，正在临沧变为现实。
   （参与采写：赵淑萍、杨再国）

阿佤人民再唱新歌

2020 年 12 月 30 日，佤族群众载歌载舞庆祝临沧火车站通车。  贾翔摄


